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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母校八十华诞。
八十年来，母校屡经搬迁。

“迁得新居改旧颜，山清水碧景
无边”，这是同宿松中学休戚与
共半个多世纪的老教务主任杨惠
渚先生 2006 年为宿松中学迁新
所作的贺词，然而“故地情深别
亦难，茫茫往往几悲欢”。惠渚
先生也道出了几代校友的悲欢。
母校何在？成为中国学子的通
问。上个世纪末，漂泊数十年的
百龄老人安徽才女苏雪林先生，
终于跨海省亲，当她被送到挂着
母校校名的陌生地，眼前无一物
勾起青春记忆，老人哭了说：这
不是我的母校！发展与怀旧成悖
论，令人无奈。

无法梳理几代学子的母校记
忆，而我们老三届记忆中的母校
形象定格在鲤鱼山麓、聪明泉
侧。鲤鱼山是我们课余乐园，聪
明泉则是我们放飞理想的圣迹。

唐至德二年 （公元 757），
李白以朝廷罪臣之身，逃难宿
松。宿松县令闾邱没有动用安检
与政审就高规格接待李白，专筑
读书台与之饮酒赋诗：二人对酌
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
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即
彼情彼景之写照。“李白斗酒诗
百篇”，“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
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
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中华文
明莫盛于唐，而盛唐的一半竟出
自李白之绣口。闾令何幸？宿松
何幸？因诗仙李白的落难，留下
了太白书台，留下了聪明泉，留
下了一脉文明之源。

宿松史上读书种子首推清代
名士朱书。朱书却说，宿松本用
武之地，“文章颇不甚著”。他在

《仙田诗在序》中大声疾呼：“悠
悠 我 思 ， 百 世 之 下 ， 岂 无 人
欤？”可见宿松这片土地太需要
文明之泉灌溉。

闾邱与李白“二人对酌山花
开”，实为政教良性互动之千古
佳话。若将之演变为历史与现实
的对话，就当从闾邱、李白开发
的聪明泉吸取智慧，来回答朱书
百世之问。通检道光版《宿松县
志·艺文志》收诗文数百则，其
中咏赞聪明泉（我意象中太白书
台与聪明泉合二而一）的竟有数
十篇。“欲构新亭传旧迹，预将
清月托芙蓉”，自是一种梦想，
因为李白不再。“台上何书堪再
读，沙塘处土或相闻”，则期待
闾邱式的贤令再现，来护卫读书
种子（闾邱受李白牵连，辞官退
隐沙塘，故称之为处士），“人去
空有台，芳华殊未歇”，让聪明
泉畔文明之花永不衰败。

最令我感慨的是杨惠渚先生
暮年在病榻上为太白书台修复感
赋一首词：

孚玉南郊古有台，
曾经太白读书来。
劫火焚书台亦毁，
实堪哀。

刮垢磨光还旧构，
苦吟穷索出新裁。
况复人间谁似，
谪仙才。
惠渚先生是宿松现代教育的

见证人。他笔下的太白书台是宿
松文明变迁的浓缩版。好在历史
并未如李白“我醉欲眠”地睡
去，现实还在听从诗仙的招唤：
明朝有意抱琴来，让聪明泉生生
不息，催发智慧之花。

我虽不敏，却在聪明泉侧度
过了青春最好时光，我从初中到
高中在宿中待了八年之久，留下
了诸多美好记忆。师恩难忘。最
敢不卫生的韦文华老师（我们私
下称他“韦老八”）与似有洁癖
的吴一老师相映成趣，风流倜傥
的石岩老师与不苟言笑的余树民
似双峰对峙，唯恐学生白专的刘
正明老师与唯恐学生不专的王克
潜老师也能和平共处（王老生于
课余给我开小灶讲诗词格律，细
看我写的大字报与编的小报，唯
恐上有错字病句，并不关心其观
点，王老师一副老庄姿态，超然
物外）。陈明老师在几何作业本
上用文言一本正经地与我讨论自
然辩证法，以满足学生不知天高
地厚的好奇心；张敏老师似以生
命做一场物理实验，告诫学子生
命诚可贵……

富有贵族气质的吴宗瑚老
师数十年如一日像慈母般关怀
着我，时常提醒我去掉些书生
气，学会生活。终生执着于书
法艺术的蒋在文老师，视我为
友，诲我不倦，而今蒋老师人
书俱老，扔挥毫写下“钟声悠
扬”，鞭我前行。

2003 年秋，我在合肥稻香
楼参加纪念赵朴初学术研讨会，
报到那天吃自助餐我捡菜时发现
有人在打量我。回头一看是余树
民老师，他教我初二语文一年，
第二年即调回太湖中学任教，这
次他应是作为朴老故乡代表来参
会的。我立即转身向余老师问
好，顺口说：余老师，我们总有
三十多年没见吧。没想到余老师
坚定地说：不，四十一年了。周
边的朋友立即惊叫：这肯定是当
年的学霸，不然你怎么记得这么
清楚？余老师纠正说：当年没有
学霸一说，他的确是个非常棒的
学生；我教过他一年书，记得他
一辈子。老师如此错爱，让我激
动得不知所措。会后我给老师寄
上一本拙著 （《性格的命运》）
和一幅字，算是一个老学生迟交
的作业。

行笔至此，我想若将诗仙
“二人对酌”的诗境，转换成师
生关系，岂不成教学相长的美好
情境，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实
则以教师的聪明才智去开发学生
的聪明才智，打通聪明泉，而不
是扭曲、污染甚至堵塞之，催发
出智慧之花，以抵达“二人对酌
山花开”之境界。

聪明泉遐想
石钟扬

如果乘船，从大渡河、青衣江和岷
江三江汇流处能看到乐山大佛临江危
坐的全身像，大佛依峭壁凿造，头与山
齐，足踏大江，“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
山”。我们选择登山，至凌云山栖霞
峰，一个身高 1 米 7 的人来看身高 71
米的大佛。从“洞天”入口一步一个台
阶地走下去，凌云驾雾，走完九曲栈道
才能到达大佛脚下。日近中午，广播
里说因旅客爆满，从佛顶观瞻至大佛
脚下需要排队三个多小时。人们接受
了这个现实，心甘情愿地从排尾做起，
鱼贯进入大佛左侧的栅道，加入了一
眼看不到头的长蛇阵。

N字形栅道近百米长，靠近大佛
左脸再折返回起点，重新走向大佛，然
后通过大佛脑后一段路进入大佛右侧
的N形栅栏通道，再被N个来回方能
抵达“洞天”入口。栅道里肉身挨着肉
身，半天才能向前蠕动几步。向前看，
透过攒动的人头能看到大佛头顶。阳
光很好，大佛满头螺髻泛着柔光，左耳
耳轮红润。付出一个多小时的等待
后，长蛇阵仍滞游大佛左侧，一个青年
受不了煎熬，翻越栅栏跳了出去，引起
周遭一阵情绪上的波动。没有人说
话，只有眼神交流。按广播给出的时
间大家已经取得了三分之一成果，钱
也花了，票也买了，不亲眼看一看大佛
不是白来了吗？

午后，天气渐凉，风由暖变寒，吹
乱了人的头发，却拱不动人们向前的
脚步。时间在栖霞峰上缓慢流动，大
佛岿然不动，目光越过江面眺望江对
岸，只有左耳对着我们，听到的是钟
声、鼓声和电子墙一遍遍滚动的广告
语：乘坐巡艇观大佛，船票70元。

大佛坚定，排在它身边的人们也
没有因船的诱惑而改弦更张，依然留
在栅道里苦苦坚持。

钟与鼓，敲一次33元。有孩子在
大人的鼓动下从栅道里钻出来，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用钟杵、鼓槌撞响了
升学、健康、幸运的钟声和鼓声。

钟声和鼓声敲暗了天色，一对夫
妻要赶晚上六点钟的火车，见队伍进
展缓慢，进入右侧N形栅道已经将三
小时用完，不停地询问周围的人时间
是否来得及？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
案，连参考题也没有，因为按广播的说
法已经严重超时。这对夫妻心怀忐忑
继续留在队伍里，期盼时间能让他们

如愿。在我身后有一位乡下老者站累
了，孙男弟女将双肩包放在地上叫他
坐。老者是笑脸，笑出豁牙，手指勾成

“九”字，又交叉成“十”给孙辈看。我还
以为他说自己九十岁了呢。听他说出
开元元年，才确定他在说大佛。乐山大
佛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开凿，贞元十
九年(803年)完成，历时九十年。老者笑
而不语，满脸核桃纹透出言外之意。大
佛历时九十年风雨方才显露真身，尔等
站几个小时又算得了什么？

太阳西沉，栅道里的身姿在暮色
中变成剪影。有人背靠铁栅栏后仰，
有人胳膊架在栏杆上前倾，孩子骑脖
颈那一幅更突出。带孩子的年轻父母
要比平时辛苦，背孩子，抱孩子，坐腰
凳。孩子闹起来就用手机版《小猪佩
奇》来安抚，很管用。时间超过四个多
小时后，队伍还在大佛右侧折返，婴儿
和幼童开始烦躁，一会要上厕所，一会
要吃的，折腾得年轻的父亲一次次地
从栅道跳来跳去。

人们不时地看一眼大佛，大佛始
终目不斜视，也不理会周遭的喧嚣。
队伍临近“洞天”入口，排队时间已经
超过五个小时。太阳落到栖霞峰西
面，那对赶火车的夫妻终于认定时间
来不及，眼瞅着就要被放行下山，却不
得不遗憾地退出来，赶去了火车站。

我与二十几名旅客作为一个梯队
被放行，大家迈着发酸的腿依次进入

“洞天”下口。小道弯曲，盘旋而下，每
落到一个平台上大家便举起手机相机
咔咔拍照，然后又像赶集一样朝下面
走。173 个台阶，沿途崖壁上的石刻
佛龛已被暮色模糊，岩壁两侧的灯忽
然间亮了，从高处照下来，人们看到大
佛双手抚膝，佛光普照，仰之弥高。

我非信众，亦非临时抱拂脚。一
个普通游人历经五个小时排队来到大
佛脚下，望着两只可围坐上百人的佛
脚，我还在想刚刚过去的五小时。

那条 N 来 N 去的栅道用时间来
展示人的坚实、耐心和守约精神。没
有特权，每个人必须从排尾做起，排在
人后。没有插队，一双双雪亮的眼睛
都是“纪检委”。五小时形成一条无言
的戒律，戒掉了你有我有他也有的一
些陋习，给人一份定力，让你脚踏实
地，沿着佛陀的脚步走下去，留下自己
的足迹。这样的五小时，值得每个人
去经历，在人生不同的地方。

去大佛脚下
解 良

娇艳 梅方明 摄


